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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热点

阿拉伯剧变后的卡塔尔外交政策∗

胡　 雨

摘　 　 要： 作为海湾地区的小国，卡塔尔近年来在中东事务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

色，发挥至关重要的影响。 凭借资源优势和雄厚财力，卡塔尔投身于大众传媒、文
体教育及金融旅游的建设，精心塑造开放进步的新形象，以此增强软实力、建构良

好国家品牌；以“缝隙外交”为切入点，致力于冲突调解，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贡

献。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卡塔尔积极介入利比亚冲突、大力援助叙利亚反对派

以及高调支持埃及穆斯林兄弟的立场和做法，尽管引发了外界的诸多质疑和不

满，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凸显其“小国大角色”外交的独特效应，堪称是当今国际关

系中较为成功的“妙实力”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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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获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１４ｓｄ１１０２）和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基层政府

治理课题（１３ｓｘｔ００３）的资助。

近年来，中东小国卡塔尔积极参与冲突调解、危机斡旋的“高级政治”，亦努

力扩大国家软实力、树立国家品牌的“低级政治”，通过十余年来积极有为的“内
外兼修”，日益成为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中一个颇为活跃的行为体，逐渐在国际舞

台上崭露头角并占据重要一席。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学界多半将注意力聚集于

有能力塑造国际体系的少数大国，而对势单力薄、默默无闻的众多小国却着墨

甚少。 其实，国际体系本身由形形色色的小国所构成，小国外交所展示的功能

和角色、特征和模式、资源和手段，以及别具一格的求生之道，皆有助于加深对

地区事务的了解和认识，有益于丰富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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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卡塔尔与海湾地缘政治

现代卡塔尔历史较为短暂，直至 １９７１ 年方才独立建国。 就领土和人口而

言，卡塔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国寡民，其领土面积仅为 １．１５ 万平方公里，总人

口约合 ２１２ 万，其中公民仅 ２８ 万，不到总人口的 １５％。① 纵然如此，其资源禀赋

和经济力却不可小觑。 卡塔尔所处的海湾地区蕴藏着世界最丰富的石油资源，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忽视波斯湾国家在提供军事燃料、驱动经济发展、设定全球

能源价格的作用”。② 卡塔尔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 ３ 位，仅次于俄罗斯和伊朗，
石油储量居世界第 １３ 位。 与毗邻的其他海湾国家相比，卡塔尔油气资源储量

还非常丰沛，按照 ＢＰ《２０１４ 世界能源统计》估算，卡塔尔天然气储采比（ｇａｓ ｒｅ⁃
ｓｅｒｖｅｓ⁃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逾 １００ 年以上，能够保持长期的经济稳定，相反，邻国

阿曼已探明石油储量正趋于枯竭，按现今开采速度仅可持续 １６ 年。③ 鉴于丰富

油气资源与少量人口规模，２０１３ 年卡塔尔人均 ＧＤＰ 高达 １０２，１００ 美元，居世界

首位，当年 ＧＤＰ 总值为 １，９８７ 亿美元，占全球第 ５６ 位；卡塔尔投资局掌控着庞

大的主权财富基金（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Ｗｅａｌｔｈ Ｆｕｎｄｓ），其资产规模多达 ２５００ 亿美元。④
值此之故，它堪称富甲天下且小国寡民的典型代表，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易为周

边大国及外来势力的觊觎对象和蚕食目标。
地缘政治上，卡塔尔位于通往欧亚非大陆的战略要冲，处在“危机弧”的中

东波斯湾地区。 长久以来，这一地区战火频仍，纷争不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初英国撤离该地区后，卡塔尔、巴林、阿联酋、阿曼纷纷独立，地区安全复合体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已现雏形。 从权力分布看，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地

区格局呈现出伊朗、伊拉克和沙特三足鼎立的局面，而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后则演

变为伊朗与沙特两强角逐的格局，加之外来势力不断介入地区事务，造成地区

局势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地区安全结构日趋复杂化、多元化和国际化。⑤ 夹在

强邻间的卡塔尔势单力薄，缺乏安全感，维持国家安全与政权生存始终是压倒

一切的重任。 鉴于不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１９８１ 年卡塔尔、科威特、巴林、阿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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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阿曼、沙特六个阿拉伯君主国携手组建海湾合作委员会（ＧＣＣ，简称“海合

会”），冀望借助集体安全，强化共同防御，维持地区稳定。 按照传统现实主义的

观点，小国固有的结构性缺陷使其选择有限，对外选项不外乎跟着强者走的追

随，抑或独善其身的中立，除此别无他法，其外交政策是寻求对安全环境的消极

顺应而非积极主导。 因此，卡塔尔长期唯沙特马首是瞻，在地区事务中无足轻

重。 不过，自 １９９５ 年谢赫哈马德（Ｓｈｅｉｋｈ Ｈａｍａｄ Ｂｉｎ Ａｌ⁃Ｔｈａｎｉ）发动宫廷政变夺

取大位后，其外交取向和风格从过去的无所作为愈益走向奋发有为。 格里高

利·高斯把卡塔尔外交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独立建

国到九十年代中期，卡塔尔完全仰赖沙特时期；第二时期，从 １９９５ 年埃米尔哈

马德上台到 ２０１３ 年退位，尤其是“９·１１”事件之后，大力拓展对外关系时期；第
三时期从 ２０１４ 年埃米尔塔米姆继位至今，回归平稳务实的调整时期。① 作为海

湾地区新世代的领导人，埃米尔哈马德追求国家安全多元化与全方位平衡外

交，力图转变为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地区强国，着力打造一个开明进步的现代

君主国家。②
卡塔尔外交转型的首要着力点是，保持与美国紧密的防务关系，以确保自

身安全。 １９９２ 年双方签署“防务合作协议”，两国愈益紧密的军事合作延续至

今。 “９·１１”事件后，卡塔尔率先支持美国“全球反恐战争”，并巧妙利用美沙

两国关系紧张之际，促成美国于 ２００３ 年将其“联合空中行动中心”（Ｃｏｍｂａｔ Ａｉ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ＡＯＣ）由沙特迁至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Ａｌ⁃Ｕｄｅｉｄ Ａｉｒ
Ｂａｓｅ），２００９ 年“美国中央司令部战事指挥中心” （ＣＥＮＴＣＯＭ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Ｈｅａ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又设立于此。 该基地目前是美军在波斯湾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肩负

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的战事指挥、后勤和驻军的枢纽角色。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美卡双方签署了为期十年的新防务合作协议。 卡塔尔还大力拓展同以

色列的政经关系。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以色列贸易代表处在多哈成立，卡塔尔成为海湾

国家中唯一与以色列建立事实上外交关系的国家，直到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以色列发

动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组织的“铸铅”军事行动之前，卡以一直保持友好亲善的双

边关系。③ 置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下为自己提供坚实可靠的安全保证，为其拓展

对外关系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海合会内，卡塔尔与盟主沙特的关系颇耐人寻味。 与其他海湾国家如出

一辙，卡塔尔与沙特无论是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及宗教文化等方面，皆具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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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同质性或相似性，并且长久以来它们对沙特在海合会中的霸主地位并无异

议。 不过，１９９０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地区政治一个重要转折点。 该事件充分

暴露沙特及海合会的脆弱性，一向以盟主自居的沙特连自身安全都自顾无暇，
更遑论保护盟友的生存安危。 从此以后，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努力寻求新形式的

安全保障，尝试摆脱对沙特的过度依赖，并愈益仰赖美国来维持地区秩序。 迈

赫兰·卡姆拉瓦将卡塔尔与沙特的双边关系概括为“对抗性竞争”，这种关系时

而处于或多或少的对抗态势，但始终处在竞争之中。① 此外，从九十年代初伊始

卡塔尔与沙特、巴林沉寂一时的领土纠纷再度浮出水面，使得卡塔尔与上述两

国关系紧张，凡此种种自然造成海合会内部四分五裂。② 毕竟，海湾君主国具有

维持王朝统治的共同利益，随着 ２００１ 年以和平方式解决与邻国领土纠纷，卡塔

尔增强了对外政策的自主性。③ 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卡塔尔在没有派遣军队

参与“半岛盾牌行动”（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Ｓｈｉｅｌ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的情况下，依然支持海合会镇

压巴林政治反对派的行动。
伊朗是海湾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沙特在地缘政治中的劲敌。 伊朗与海

湾阿拉伯国家向来存在宿怨与纷争，这种冲突不仅是物质利益、地缘政治的争

斗，也是民族、教派及意识形态的对抗，而伊朗核危机问题更使原本紧张的海湾

局势雪上加霜。 与沙特截然不同，卡塔尔采取了不与伊朗直接对抗的立场，主
张合作与防范并举的方略。 约埃尔·古赞斯凯将此称为“战略对冲政策”（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即在利用海合会集体安全来抗衡伊朗威胁的同时，又与伊

朗展开全方位的合作。④ 究其原因在于两国共享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田———北

方南帕斯气田（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 Ｐａｒｓ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相互依存的资源利益决定了双方

具有更大的利害关系。 卡塔尔深知一旦海湾地区战火开启，势必殃及池鱼；倘
若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对于一个严重靠油气出口为生的小国，无疑是不可承

受之重，因此构筑与伊朗稳定亲善的关系至关重要。⑤ 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卡
塔尔一方面坚决反对伊朗发展核武器，另一方面极力寻求伊朗核危机的政治解

决，不赞成诉诸经济制裁、政治高压、军事威胁等对抗手段，冀望透过交流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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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ｈｒａｎ Ｋａｍｒａｖａ， Ｑａｔａｒ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 Ｂｉ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ｔｈａｃａ， ＮＹ：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２８．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年卡塔尔与沙特两度发生边界武装冲突。 卡塔尔声称沙特在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年两次策划企图

推翻埃米尔哈马德的军事政变。 Ｓｅｅ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ａｔｅｓ Ｕｌｒｉｃｈｓ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Ｇｕｌ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ｏｒｅ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２， ｐ．３．
Ｋｒｉｓｔａ Ｅ． Ｗｉｅｇａｎｄ， “Ｂａｈｒａｉｎ， Ｑａｔ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ｗａｒ Ｉｓ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Ｇｕｌ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６６， Ｎｏ．１，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２， ｐｐ．７９－９６．
Ｙｏｅｌ Ｇｕｚａｎｓｋ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１，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 ｐｐ．１１２－１２２．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Ｇｒａｙ， Ｑａｔａ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Ｃｏｌｏ．：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ｓ， ２０１３， ｐｐ．１９８－２００．



加强互信互谅、凝聚合作共识。 从另一个面向来看，发展与伊朗的友好合作关

系，也能起到制衡沙特在海合会中一枝独秀的局面，防范沙特企图独霸海合会

的野心。
借重于能源外交，无疑是卡塔尔寻求安全多元化的另一项战略举措。 自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伊始，卡塔尔全力发展液化天然气（ＬＮＧ），从 １９９５ 年液化天然

气首次出口，到 ２００６ 年一举超过印尼并一直稳居世界头号液化天然气出口国

的宝座。 其液化天然气年生产能力目前已达 ７７００ 万吨，约占全球液化天然气

出口的 ２５％ ～ ３０％。① 透过与中国、英国、日本、印度等大国签署的长期多边液

化天然气供应合同，卡塔尔使这些国家成为自己安全稳定的利益攸关者，为自

身安全增添更多的筹码和影响力。② 卡塔尔的能源外交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能

源发展战略，其侧重于从国家间政治的面向来确保和实现能源作为战略资源的

利益与效用，利用能源资源充当地缘政治博弈的杠杆，采取政治与经济相互交

叉的策略，捍卫自己的利益和影响。 综上所述，卡塔尔外交战略的基本思路和

主要方略是，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美国建立同盟关系，拓展“全方位平衡行

动”，利用各方势力相互制衡、相互抵消的策略，寻求更大回旋空间的自主性，力
求自身安全的多元化。 当然，寻求安全多元化不仅仅囿于地区安全的框架之

下，卡塔尔尝试利用自身独有的软实力和国家品牌，力求扬长避短，另辟蹊径地

拓展更加广阔的外交空间。

二、 国家品牌的多方位建构

致力于国家形象塑造、软实力建设，力求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一个中立亲和、
现代开明的良好形象，是卡塔尔近年来突破国家脆弱性的关键战略举措。 正如

英国品牌价值咨询公司（Ｂｒ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的首席执行官戴维·海格所言：“在二

十一世纪，各国都是全球市场的参与者，对游客、学生、人力资源和投资展开激

烈争夺……国家品牌是每个国家最重要的资产。 为实现这一资产的最大化，政
府、贸易机构和企业须采取措施，保证国家品牌战略得宜、永续经营，以及监管

有序。”③与周边的迪拜、阿布扎比等周边大都市相比较，卡塔尔起步较晚，发展

迟缓。 卡塔尔早期的国家品牌建设或多或少有些模仿迪拜，假如人们游览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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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Ｐｕｔ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１１．
Ｓｔｅｖｅｎ Ｗｒｉｇｈ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Ｑａｔａｒ，”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 ａｎｄ Ｋｒｉｓ⁃
ｔｉａｎ Ｃｏａｔｅｓ Ｕｌｒｉｃｈｓｅｎ， ｅｄ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１， ｐｐ．２９６－３１２．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ｉｇｈ，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ｉｎ Ｂｒ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ｒ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ｒａｎｄｓ， 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ｒ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ｏｍ ／ ｉｍａｇｅｓ ／ ｕｐｌｏａｄ ／ ｂｒａｎｄ＿ｆｉｎ 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ｂｒａｎｄ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４
＿ｆｉｎ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ｄｆ．（上网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１ 日）



拜、阿布达比、巴林等周遭地区，真可谓是大同小异———相同的风景、部落和语

言，而每个地方都希望脱颖而出，抢占先机。 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降，
卡塔尔决心另辟蹊径，以塑造全新的国家品牌为突破口，致力于打造一个以传

媒、文体、金融、旅游为主要内涵的国家品牌。
１９９６ 年，卡塔尔政府创立中东地区第一家全天候的卫星电视网络———半岛

电视台，利用它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和政策，使之成为国家品牌塑造和对外传播

的重要渠道。 名义上，半岛电视台是一家独立的、非政府性质的媒体，但其实是

其对外宣传的喉舌，如果没有卡塔尔王室的鼎力支持，就不可能有半岛电视台

的“成功故事”。 在节目内容上，半岛电视台大胆触及敏感话题，破除阿拉伯长

期存在的种种禁忌，而秉持“忠于事实真相”及“不偏不倚的平衡立场”则更倍

受普通民众的喜爱和青睐。 “９·１１”事件前，半岛电视台曾多次播放本·拉登

及基地组织的录像而声名鹊起；“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半岛电视台率先播放游

行示威，呼吁民众支持争取“自由、民主、尊严”的抗争行动。 一连串颠覆常规的

举动屡次激怒地区当权者，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曾斥责道：“所有噪声都来自这个

小火柴盒”。 哈立德·霍鲁布评价道：“尽管阿拉伯之春的确是反对数十年来专

制政权的民众革命，但它令人目瞪口呆的传播速度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半岛

电视台的传播影响。”①《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公共舆论研究》显示，５３％阿拉伯人关注

半岛电视台的国际新闻报道，远远超过其主要竞争对手 “阿拉比亚” （Ａｌ⁃
Ａｒａｂｉｙａ）的 １４％、“中东广播中心”（ＭＢＣ）的 １２％，在中东 ７００ 多家卫星电视台

中傲视群雄。② 当今的半岛电视台俨然成为地区思想潮流的引领者和阿拉伯变

革的推动者，而借助半岛电视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卡塔尔极大地增强了自身

的合法性与软实力。
投身体育文化事业也是卡塔尔打造国家品牌的法宝之一。 一系列重要体

育赛事常年举办于此，卡塔尔对足球这一世界上最多观众的体育赛事更是情有

独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在不被外界看好的情况下，卡塔尔击败美国等强劲竞争对

手，如愿以偿地获得 ２０２２ 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举办权，这是将足球顶级赛事首

次带入中东地区，消息传出后整个阿拉伯世界为之一振，欢欣鼓舞。 卡塔尔承

诺要办一届有史以来最好的世界杯，要“极尽奢华之能事”，据悉，卡塔尔为此届

世界杯做出的预算竟然高达 ２０００ 亿美元。 为吸引全球各地的球迷到来，卡塔

尔不惜打破宗教禁忌，允许赞助商世界啤酒巨头安海斯布希英博（Ａｎｈｅｕｓｅｒ⁃
Ｂｕｓｃｈ ＩｎＢｅｖ）在一定区域内出售带酒精的饮料。 彰显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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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品牌，足球或许是品牌营销最好的途径和手段。
鉴于经济发展不能完全仰赖于石化能源，卡塔尔正努力寻求战略转型，力

争实现全方位的知识化、国际化和多元化。 为扭转教育文化落后的局面，卡塔

尔积极发展教育文化事业。 按照 ２００５ 年公布的《２０３０ 年卡塔尔国家愿景》文
件，其目标是建立现代的、世界级的教育体系，为学生提供一流教育，实现由资

源采掘经济向创新知识经济的战略转型。① 为此，卡塔尔不惜巨资修建“教育

城”，包括康奈尔、乔治敦等一批全球顶尖大学纷纷落户于此，兰德公司、布鲁金

斯等世界级智库的多哈研究中心亦相继成立；多个世界级的博物馆、艺术中心

相继拔地而起，各种跨国组织和国际会议亦陆续落户，卡塔尔航空跻身于世界

全球最佳航空公司之列。 毋庸置疑，这一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全球化，不能不

对一向传统保守、宗教虔信的中东地区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据智库（Ｚ ／
Ｙｅｎ Ｇｒｏｕｐ）最新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ｓ Ｉｎｄｅｘ， ＧＦ⁃
ＣＩ），卡塔尔居全球 ２０ 大金融中心之列，处于海湾国家领先地位。② 另据品牌价

值咨询公司（Ｂｒ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的评估，在 ２０１４ 年全球国家品牌价值榜上，卡塔尔

以 ２５６０ 亿美元的品牌价值，居全球第 ３６ 位，比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８４０ 亿美元增加了

３９％，成为当年度最佳表现国，其品牌等级为“强”的 Ａ＋级别。③ 透过打造国家

品牌、擅长宣传技巧、投身文体事业，卡塔尔成功展示出一个小国如何利用软实

力影响外界观感和偏好的成功范例。 如果说，不断提升国家品牌是卡塔尔塑造

其国家威望和影响力的内修之举，那么调解外交就构成了彰显其国家实力的外

向发力。

三、 调解与卡塔尔外交政策

基于自身小国寡民的现实写照，卡塔尔长久以来在阿拉伯世界中毫不起

眼，更遑论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有所作为。 如何突破小国寡民的结构性障碍，
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声音，树立国家形象，惟有大胆进取地展开外交创新。
卡塔尔尝试借助“缝隙外交”，来寻求突破口。 所谓“缝隙外交”（ｎｉｃ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
ｃｙ），是指“充当一个特定的国际事务的催化剂或者为一个特定的事务建立国际

３１１

阿拉伯剧变后的卡塔尔外交政策

①

②
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Ｑａｔａ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３０， Ｄｏｈａ， Ｑａｔａｒ，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８，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ｄｐ．ｇｏｖ．ｑａ ／ ｐｏｒｔａｌ ／ ｐａｇｅ ／ ｐｏｒｔａｌ ／ ｇｓｄｐ＿ｅｎ ／ ｑａｔ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上网时间：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Ｑａｔａｒ ａｍｏｎｇ Ｗｏｒｌｄ􀆳ｓ Ｔｏｐ ２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ｓ，” Ｚａｗｙａ， Ｍａｒｃｈ ２３，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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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关系。”①其特点在于透过善用“缝隙” （ｎｉｃｈｅ）和设定小角落（ｃｏｒｎｅｒ）的议

题，“集中资源，优化组合于特定领域，由此产生物有所值的回报，而不是试图涵

盖所有的领域。”②这是一种扬长避短、见缝扎针、避开大国支配所使用的独特

的外交手法。 当然，要实现物有所值的回报须取决于政策产品生产线上的小心

选择，归结于对政治市场状况的精确解读，唯有采取有卖点的政策立场，缝隙外

交才有意义；只有透过支持“正义”事业，施展“良好”行为，使用“美妙”话语，凸
显“美好”形象，才能事半功倍地收益国际威望。③

积极参与地区冲突的斡旋调解是卡塔尔“缝隙外交”主要的切入点。 在外

交事务中，“调解”（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亦常称作“第三方干预”（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指的

是“冲突危机的非直接当事方采取行动，旨在以讨价还价的方式化解危机，甚至

推动冲突本身的解决。”④第三方干预的性质是非暴力性、非强制性及充分自愿

的，第三方不具有权威的决策权，调解者只为争端方提供一个双方接受的协定，
并不具备诉诸实际武力或法律行动之权威。 迄今，卡塔尔致力于充当地区冲突

的调解者和对话者，无论从也门政府与胡塞反政府武装的武装冲突、黎巴嫩逊

尼派政府与什叶派真主党的教派冲突、苏丹政府与“正义和平等运动”的政治危

机、吉布提与厄立特里亚的边界冲突、达富尔危机、巴勒斯坦内部纷争等，都不

乏其积极有为的调解斡旋工作。 概况起来，卡塔尔调解外交具有以下若干

特点：
第一，防止冲突，化解危机，维持稳定。 卡塔尔调解外交的出发点是，无论

从道德还是利益层面，阿拉伯人没有任何理由彼此为敌、相互对抗，阿拉伯世界

发展滞后的一个关键症结就在于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各方势力纷争不已；“只有

依靠阿拉伯人，才能解决阿拉伯的问题”，惟有如此，阿拉伯世界才能发展繁荣。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埃米尔哈马德为调解法塔赫与哈马斯的冲突对抗，不畏艰难，成
为首访加沙的外国首脑。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新任埃米尔塔米姆主持了巴勒斯坦总统

阿巴斯与哈马斯领导人卡勒德·梅沙尔的调解工作，努力促成组建民族团结的

统一政府。 借助于参与调解事务，卡塔尔赢得了地区和平使者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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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担当各利益攸关方的对话伙伴。 “英雄不问出处”，卡塔尔跟许多西

方眼中的“另类”皆建立了良好的接触管道，同哈马斯领导人卡勒德·梅沙尔、
真主党精神领袖哈桑·纳斯鲁拉、伊拉克宗教领袖穆克塔达·萨德尔、利比亚

伊斯兰领袖阿里·萨拉比等保持密切关系，埃及穆兄会学者优素福·卡拉达维

更长期得到卡塔尔王室的庇护与资助。 其实，自五十年代末以降大批穆兄会成

员就流亡卡塔尔，这些人对卡塔尔的宗教、教育、媒体等领域影响甚深。① 卡塔

尔甚至与阿富汗塔利班势力打交道，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促成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

的设立，对于卡塔尔撮合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的接触对话，奥巴马政府表示乐

见其成。② 通过其牵线搭桥和掮客角色，卡塔尔长期充当西方国家与各类伊斯

兰势力私下接触的秘密管道。③ 正是藉由广结善缘、多交朋友的“社会资本”，
凭借游移于不同政治势力的折冲樽俎，才赋予卡塔尔较大的政治机会空间，使
之在中东地区扮演着“准中立国”的特殊角色，继而能从夹缝中谋求自身利益的

最大化。
在实际调解运作中，按照卡塔尔的说法，它不会毛遂自荐地担当地区冲突

之调解，惟有在冲突方要求下，经由全面风险评估并征求主要利益攸关方的立

场之后，方才抉择是否介入相关的调解事务。 为调解达尔富尔冲突，时任首相

兼外交大臣哈马德·本·贾西姆遍访利益攸关方，问计于各方，集思广益。 换

言之，只有危机调解成熟之际，卡塔尔才会积极参与冲突调解，正因有条不紊地

遴选“调解项目”，慎选调解产品，分析多重意涵，系统全面地评估风险与后果，
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减少盲目性，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第三，追求公正，赢得认同，充当中立的调解者。 公正无私、不偏不倚是调

解顺利践行的关键要素之一。 卡塔尔自我定位为“中立的和平缔造者”，“我们

一切以和平为出发点，他们向我们求助，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议程或

动机。”④相应地，冲突各方亦较为认可和接受其扮演公正调解者的角色，至少

具备“想象中的不偏不倚”，这样能从心理层面上缓解对其动机的猜忌和不安。
反观，沙特等地区大国由于历史包袱及利害关系，其调解活动容易被外界认为

动机不纯，不易为当事方所接受，而阿盟等区域组织的公信力不足，诸多努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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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难以奏效。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国寡民且“无欲无求”的卡塔尔，具备

较大的可信度，适宜扮演众望所归的“中立调解者”。 通常，卡塔尔借助君主外

交的途径来劝说各争端方。 在调解进程中，利益诱导杠杆不可或缺，卡塔尔仰

仗雄厚财力与灵活变通的操作手法，常会对参与调解的冲突方承诺经济援助，
为冲突化解提供物质刺激。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解决黎巴嫩政治危机的《多哈协议》
签署后，卡塔尔随之捐助 ３ 亿美元用于黎巴嫩重建工作；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在开罗

举行的加沙地带国际会议上，卡塔尔承诺提供 １０ 亿美元的各类援助。 约瑟

夫·奈指出：“卡塔尔想方设法在西方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寻找重要的外交

缝隙，凭借其自身丰沛的财力为其所用。”①

与所有的政治行为体如出一辙，卡塔尔调解外交同样在于寻求物有所值

的回报，并非全然出于利他主义的理想。 阻止冲突蔓延、严防利益受损是任

何一个主权国家对外政策的题中之义，是小国自存自保的求生之道，调解外

交也是展示其“妙实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所谓“妙实力”主要仰赖于“高度

曝光的中心性地位”。② 对于卡塔尔这样的小国，外界知晓甚少，而透过冲突

调解能使其迅速置于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产生万众瞩目的明星效应，有形

或无形地增添国家的知名度和国际威望，借此摆脱小国的默默无闻和脆弱

性。 迈赫兰·卡姆拉瓦认为：“卡塔尔致力于调解的主要动机是小国生存策

略和追求国际威望的结合物。”③迄今，卡塔尔的调解外交已产生了相当的积

极影响，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诚然，调解并非意味着冲突本身的全

盘解决，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紧张局势。 不言而喻，高调的调解外交易

于招致竞争对手的怨恨不满，可能产生某些始料未及的负面效果。 因此，如
何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拿捏分寸、应对自如对任何国家而言皆是一门高

深的政治艺术。 卡塔尔对外政策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同样也面临着一系列

严峻的挑战。

四、 “阿拉伯之春”后的卡塔尔外交举措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之春”突如其来爆发，中东威权政权陷入“四面楚歌”的

合法性危机。 值此之际，卡塔尔一改以往中立平衡的外交策略，高调支持政

治反对派的“民主抗争”，不断插手和深度介入利比亚、叙利亚内战冲突，对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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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主义政党或运动予以政治、舆论和财物上的鼎力支持，成为逊尼派伊斯

兰主义和菲主义的重要金主，俨然成为中东地区的“正义化身”和“道义大

国”，试图借中东剧变机会、以小博大、乱中取胜，对某些阿拉伯国家实施“政
权更迭”，谋求重塑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表露出强烈的企图心和冒险性。 具体

而言，卡塔尔采取三种策略来实施所谓的“政权更迭”：展开对“非法政权”的
外交孤立；为政治反对派、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财政等方面的援助；伙同西

方国家，用武力直接推翻现政权。① 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对象，卡塔尔又采取灵

活变通的手法和策略。
利比亚内战爆发后，卡塔尔率先承认并大力援助反对派政权———“全国过

渡委员会”，直接参与北约干预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并游说阿盟成员国将卡扎菲

代表逐出阿盟。 正是在外部势力的深度介入下，利比亚反对派很快推翻了卡扎

菲政权，而此次干预的大功告成无疑进一步助长外部势力插手别国事务的野

心。 叙利亚危机发生后，卡塔尔尽管没有直接军事介入，但恃无恐地支持反政

府武装，为其提供资金、武器、组织和道义上的各种支持，鼓动阿盟升级对叙利

亚的各类制裁，积极筹划推翻巴尔政权的种种图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整合叙利亚

反对派的多哈会议召开，囊括各方势力的“叙利亚革命和反对派力量全国联盟”
（简称“叙利亚全国联盟”）正式组建，卡塔尔充当西方国家与“叙利亚全国联

盟”之间的联络人。 穆巴拉克政府垮台后，与沙特、阿联酋等国全力支持埃及军

方的立场和政策截然对立，卡塔尔不遗余力支持穆兄会和穆尔西政府，承诺为

其提供 ８０ 亿美元的巨额财政支持，反对以国防部长塞西为首的军方接管政府，
认为那不过是一场非法的“政变”，并且在随即到来的镇压中，为流亡的伊斯兰

主义者提供了庇护。 与此同时，半岛电视台对“阿拉伯之春”大肆造势，摇旗呐

喊，全力配合卡塔尔政府的行动。② 事实上，阿拉伯世界已形成以沙特为首的

“反民主的保守派阵营”与以卡塔尔为首的“亲民主的进步派阵营”。③ 此时，人
们不禁要问，卡塔尔高调鼓动“阿拉伯之春”和政权更迭，深度插手利比亚、叙利

亚和埃及的内部事务，归根结底欲意何在？ 按照卡塔尔官方的说辞，所有的一

切皆是为了促进地区的民主环境，“我们相信民主、自由和对话，这些对整个地

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④显然，卡塔尔本身的政权性质使其民主说辞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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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信服，而出于改善自身安全环境和追求经济利益的相关诠释也略显牵强附

会、甚至不着边际。 穆罕默德·努鲁扎曼认为，卡塔尔的最终目标是促进逊尼

派伊斯兰势力的发展壮大，建立一个由卡塔尔主导的逊尼派伊斯兰集团，透过

这一平台来对中东北非地区施加影响。 卡塔尔认为，伊斯兰主义运动必将成为

中东地区的支配性力量，其他任何势力都无法与之抗衡，因此卡塔尔的所作所

为不过是向赢家押注的理性行为。 詹姆斯·多赛指出，正当外界担忧中东地区

政局不稳之际，卡塔尔反其道而行之，把地区动荡视为不可多得的机遇，采取四

面出击、八面玲珑的策略，巧妙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着力塑造自身“稳定堡垒

“的独特形象，全力拓展自己的地区影响力。① 不管怎样，卡塔尔的上述做法，
显然背离长期恪守的中立平衡政策，无疑有损充当调解角色的公信力，而过度

卷入地区冲突，冒险插手别国内部事务甚至不惜拉偏架的做法，由过去的政治

争端调解者彻底蜕变为武装冲突的直接参与者，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形势和动荡

局面。
整体而论，卡塔尔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的外交策略可谓无功而返，日

益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和普遍不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穆尔西政府被推翻后，卡
塔尔与埃及塞西政府关系紧张。 ２０１４ 年初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分别宣布

召回各自大使，以抗议卡塔尔干涉其内部事务，强烈要求卡塔尔不要继续支持

“从事破坏其安全和稳定活动的个人和组织”。② 针对巴尔政府的“政权更迭”
同样也收效甚微，而肆无忌惮地资助圣战主义的冒险举动，无疑给地区乃至欧

美国家埋下重大的安全隐患，自然引起周边国家及西方盟友的强烈不满。 伊朗

亦日趋以怀疑的目光看待卡塔尔与西方密切的政治军事关系，强烈反对卡塔尔

企图推翻政府的图谋，在叙利亚冲突中两国的对抗愈加激烈。 里拉·哈提卜认

为，卡塔尔的外交失策肇因于对中东局势的严重误判，过于乐观解读“阿拉伯之

春”的发展趋势，过高估计穆兄会等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实力及影响力，胆大妄为

地支持后者的夺权行动。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埃米尔哈马德主动退位，塔米姆继位埃

米尔。 诸多迹象表明，埃米尔塔米姆已着手外交政策的适度调整，努力寻求与

周边国家的修复、和解与合作。 卡塔尔政府业已要求埃及穆兄会的几名高级领

导人离开卡塔尔，以缓和卡塔尔与沙特、埃及等国的紧张关系，埃及军方也释放

被羁押的半岛电视台记者作为善意回应。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在多哈召开的海合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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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卡塔尔与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勉强修好，但分歧犹存。① 应该说，上述

举措实属形势所迫的无奈之举，因为海合会必须避免内部的四分五裂，共同对

付不断壮大的什叶派势力和势已坐大的“伊斯兰国”。 当然，这种调整也是地区

外交特点的鲜明体现，“在海湾地区，个人即政治，尤其在外交政策领域，政策往

往会随着领导人的易位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② 不论外界如何评说，上述争

议恰好从另一个侧面凸显卡塔尔“小国大角色”外交的独特效应。
传统上，人们常将小国（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与弱国（ｗｅａｋ ｓｔａｔｅ）相提并论、甚至直接

划等号。 实际上，两者并非完全是一回事。 弱国甚至“失败国家”（ ｆａｉｌｅｄ ｓｔａｔｅ）
也可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相反，许多小国却拥有远超其领土规模的

国际影响力。③ 就人口、领土、军事等硬实力资源而言，卡塔尔或许微不足道，但
其雄厚财力、传媒影响力及国家品牌的软实力资源，使之在地区事务中占据了

不可小觑的一席之地。 诚然，卡塔尔的外交政策已经取得让人刮目相看的不俗

成就，但它仍是身处“中东危机弧”区域的一个弱小国家，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手

段来确保其外交意图及政策的贯彻实施。 尤其在波谲云诡、危机四伏的中东，
恪守恰如其分的低调与谨慎，与各种力量保持亲善关系，将其多年经营而成的

软实力提升为妙实力，才是卡塔尔对外政策的取胜之道和根本基石。

９１１

阿拉伯剧变后的卡塔尔外交政策

①

②

③

Ｄａｖｉｄ Ｄ． 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 “Ｇｕｌ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Ｑａｔａｒ Ｇｌｏｓｓ ｏｖ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ｕｔ Ｓｐｌｉｔ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ｍｐｅｒｓ Ｔｈｅ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４．
Ｆ．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Ｇａｕｓｅ， ＩＩＩ，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 ３６，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
ｐ．３３．
Ｄａｎａ Ｏｔｔ， Ｓｍａｌｌ Ｉ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ａｒｌａｎｄ， ２０００， ｐｐ．１４－１５．



Ｑａｔａ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Ｕ Ｙｕ

（Ｈｕ Ｙｕ， Ｐｈ．Ｄ， Ａ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ｏｆｅｓｓ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ｅ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 ｓｍａｌ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Ｑａｔａｒ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 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ｈａｓ ａ ｖｉｔ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ｔ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ｌｅｎｔｅｏｕｓ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Ｑａｔａｒ ｕｓｅｄ ｎｉｃ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ｓ ｅｎｔｒｙ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Ｑａｔａｒ， ｈｉｇｈ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ｓ， ｔｏｏｋ 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ｂｒ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ａ ｎｅｗ
ｉｍａｇ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Ｑａｔａｒ ｍｏｖｅｄ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ｏｌｅ ａ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ｔｏ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ｖｉｅｗｅｄ Ｑａｔａｒ􀆳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ｓ
ｏｖｅ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Ｄｏｈ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ａｙｂｅ ｋｅｅｐ⁃
ｉｎｇ ａ ｌｏｗ⁃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ｓｔｙ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ｂｅｓ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ｏ Ｑａｔａ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Ｑａｔａｒ；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ａｎｄ； Ｎｉｃ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责任编辑： 钮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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